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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記
憶
！

想
當
年
，
初
次
聽
到
這
種
說
法
，
我
立
刻
聯
想
到
中
國
古
籍
的
相
關
記
載
。
例
如
在
《
列
子
》
這

本
奇
書
中
，
便
記
載
著
神
醫
扁
鵲
以
麻
醉
下
的
外
科
手
術
，
活
生
生
將
兩
個
人
的
心
臟
交
換
：「
遂
飲

二
人
毒
酒
，
迷
死
三
日
，
剖
胸
探
心
，
易
而
置
之
」
，
結
果
成
功
互
換
了
兩
人
的
思
想
和
記
憶
。
又
如

在
《
聊
齋
誌
異
》
中
，
也
有
為
了
改
變
一
個
人
的
才
情
，
令
其
「
文
思
大
進
，
過
眼
不
忘
」
，
而
施
行

換
心
手
術
的
例
子
。

我
對
於
這
類
不
可
思
議
的
事
蹟
，
一
向
抱
持
高
度
的
興
趣
和
好
奇
。
那
次
見
到
巴
納
德
醫
生
，
我

自
然
不
會
放
過
千
載
難
逢
的
機
會
，
當
面
請
教
他
的
權
威
意
見
。
不
料
對
於
這
個
問
題
，
巴
納
德
的
回

答
相
當
保
留
，
令
我
感
到
十
分
失
望
。
他
說
，
雖
然
這
類
例
子
時
有
所
聞
，
他
自
己
也
親
身
經
歷
過
一

兩
樁
，
可
是
從
正
統
醫
學
的
角
度
，
不
難
找
到
更
合
理
的
解
釋
，
因
此
不
能
驟
下
斷
語
，
將
「
心
臟
移

植
」
和
「
思
想
移
植
」
或
「
記
憶
移
植
」
畫
上
等
號
。

閒
話
扯
遠
了
，
就
此
打
住
吧
，
趕
緊
講
講
本
書
的
「
移
心
」
究
竟
是
什
麼
意
思
。
答
案
很
簡
單
，

在
此
所
謂
的
移
心
，
指
的
是
「
移
除
心
蠱
」
。

至
於
何
謂
心
蠱
，
之
前
我
曾
經
約
略
提
過
，
我
的
同
窗
好
友
葉
家
祺
，
在
新
婚
之
夜
暴
斃
身
亡
，

在
計
畫
撰
寫
回
憶
錄
之
初
，
我
便
已
經
決
定
，
每
一
冊
的
書
名
，
都
儘
量
言
簡
意
賅
。
雖
然
都
是

沒
頭
沒
腦
的
兩
個
字
，
但
讀
者
諸
君
想
必
一
律
會
同
意
，
短
短
兩
個
字
，
足
以
概
括
全
書
的
內
容
。

這
一
冊
當
然
也
不
例
外
，
因
為
本
冊
從
頭
到
尾
，
都
是
在
記
述
我
當
年
為
了
「
移
心
」
所
做
的
種

種
努
力
。
只
不
過
這
一
次
，
我
打
算
開
宗
明
義
，
就
來
談
談
「
移
心
」
究
竟
是
什
麼
意
思
。

倘
若
顧
名
思
義
，
這
兩
個
字
應
該
是
「
移
植
心
臟
」
的
簡
稱
，
可
惜
事
實
並
非
如
此─

假
如
真

是
這
樣
，
事
情
想
必
會
簡
單
得
多
。
因
為
就
在
我
上
天
下
海
「
移
心
」
之
際
，
南
非
著
名
的
巴
納
德
醫

生
，
正
在
積
極
研
究
心
臟
移
植
的
技
術
，
不
久
之
後
，
他
果
然
完
成
了
世
界
首
例
的
換
心
手
術
，
在
醫

學
史
上
，
寫
下
不
朽
的
一
頁
。

有
了
巴
納
德
醫
生
踏
出
第
一
步
，
心
臟
移
植
技
術
很
快
便
一
日
千
里
，
因
此
，
當
我
見
到
這
位
醫

界
傳
奇
人
物
的
時
候
，
全
世
界
的
換
心
人
，
已
經
數
以
萬
計
了
。

我
和
巴
納
德
醫
生
碰
面
，
是
一
九
八○

年
的
事
，
我
曾
將
這
段
經
過
，
詳
細
記
述
在
《
後
備
》
這

個
故
事
中
。
然
而
，
其
中
有
一
小
段
對
話
，
因
為
和
那
個
故
事
無
關
，
當
時
我
刻
意
將
之
省
略
。

那
個
年
代
，
換
心
手
術
已
經
相
當
普
遍
，
因
而
我
早
就
聽
到
一
種
傳
聞
，
不
少
的
換
心
人
，
癒
後

都
會
性
情
大
變
，
隱
隱
然
成
了
捐
贈
者
的
化
身
，
甚
至
還
有
幾
個
例
子
，
是
換
心
人
保
有
捐
贈
者
的
生



楔子    蘇州

1415

衛斯理回憶錄之移心

心
臟
，
雖
然
早
已
脫
離
鳥
身
，
卻
仍
在
我
眼
前
撲
通
撲
通
跳
著
，
而
且
顏
色
越
來
越
紅
，
最
後
活
像
是

要
滴
出
血
來
。
不
多
久
，
我
又
看
到
兩
股
似
有
若
無
的
細
絲
，
從
鳥
心
裡
慢
慢
鑽
了
出
來
，
不
偏
不
倚

鑽
入
我
的
鼻
孔
，
我
立
時
聞
到
一
股
異
樣
的
香
味
。

一
兩
分
鐘
之
後
，
芭
珠
蓋
起
了
盒
蓋
，
板
起
一
張
俏
臉
，
一
本
正
經
地
對
我
說
，
我
已
經
中
了
心

蠱
，
在
我
有
生
之
年
，
再
也
沒
有
任
何
辦
法
能
將
之
移
除
！

就
在
這
個
時
候
，
我
的
腦
海
中
，
突
然
浮
現
「
祝
香
香
」
這
個
名
字
，
令
我
不
禁
怔
了
一
怔
。
我

曾
經
提
到
過
，
香
香
可
以
算
是
我
的
初
戀
情
人─

雖
然
她
早
已
許
配
給
況
英
豪
，
可
是
我
堅
決
相

信
，
如
果
她
沒
有
離
奇
失
蹤
，
最
後
一
定
會
跟
我
在
一
起─

那
麼
，
這
是
不
是
代
表
，
心
蠱
的
作

用
，
將
應
驗
在
香
香
身
上
？
果
真
如
此
，
那
豈
不
是
…
…

但
我
轉
念
一
想
，
香
香
和
我
雖
說
都
是
早
熟
的
孩
子
，
可
是
無
論
如
何
，
當
時
我
倆
還
只
是
「
為

賦
新
詞
強
說
愁
」
的
年
紀
，
那
段
青
澀
的
感
情
，
或
許
算
不
上
刻
骨
銘
心
的
真
愛
。
想
到
這
裡
，
我
靈

機
一
動
，
問
芭
珠
道
：「
有
沒
有
辦
法
知
道
，
心
蠱
是
否
已
經
對
我
起
了
作
用
？
」

看
到
芭
珠
露
出
不
解
的
表
情
，
我
連
忙
補
充
道
：「
我
的
意
思
是
，
你
有
沒
有
辦
法
確
定
，
我
所

中
的
心
蠱
，
是
否
已
經
應
驗
在
哪
個
人
…
…
哪
個
女
孩
子
身
上
？
」

直
接
的
死
因
，
正
是
心
蠱
的
發
作
。

但
我
始
終
沒
有
透
露
，
就
在
家
祺
暴
斃
前
夕
，
也
就
是
他
洞
房
花
燭
夜
的
當
兒
，
我
自
己
竟
然
也

中
了
心
蠱
！
而
令
我
中
蠱
的
不
是
別
人
，
正
是
遭
到
家
祺
拋
棄
卻
仍
深
愛
著
他
的
苗
女
芭
珠
。
當
時
，

她
千
里
迢
迢
從
苗
疆
趕
來
蘇
州
，
一
直
找
不
到
機
會
和
家
祺
見
上
一
面
，
最
後
卻
陰
錯
陽
差
遇
見
了

我
。
（
我
一
見
到
芭
珠
，
便
驚
呆
了
好
一
陣
子
，
同
時
心
中
不
住
罵
著
「
家
祺
真
是
大
傻
瓜
」
。
芭
珠

的
美
麗
，
我
至
今
記
憶
猶
新
，
或
許
只
有
「
絕
塵
」
兩
字
，
勉
強
能
夠
形
容
。
）

不
過
，
我
之
所
以
中
了
無
藥
可
救
的
心
蠱
，
原
因
則
和
家
祺
完
全
不
同
。
說
來
或
許
難
以
置
信
，

我
居
然
只
是
因
為
一
時
好
奇
，
想
要
見
識
見
識
心
蠱
到
底
是
什
麼
東
西
。
如
今
回
想
起
來
，
我
只
能
說

當
年
的
自
己
，
真
是
不
知
天
高
地
厚
！

芭
珠
起
初
當
然
不
肯
，
並
且
鄭
重
警
告
我
，
見
到
心
蠱
之
後
，
「
就
絕
不
能
對
你
所
愛
的
人
變

心
，
更
不
能
拋
棄
你
曾
經
愛
過
的
人
，
去
和
別
的
女
子
結
婚
，
不
然
，
你
就
會
死
的
。
」
可
是
當
時
，

我
雖
然
對
蠱
術
還
半
信
半
疑
，
內
心
卻
毫
不
畏
懼
，
因
為
我
堅
信
自
己
是
個
專
情
的
人
，
一
旦
愛
上
一

個
女
子
，
我
就
一
生
一
世
不
會
變
心
。

於
是
，
我
終
於
親
眼
見
到
了
神
秘
之
極
的
心
蠱─

一
顆
裝
在
竹
盒
子
裡
的
鳥
心
。
那
顆
小
小
的



楔子    蘇州

1617

衛斯理回憶錄之移心

翌
日
清
晨
，
便
傳
來
家
祺
的
噩
耗
。
至
於
更
詳
細
的
細
節
，
包
括
後
來
芭
珠
如
何
香
消
玉
殞
，
以

及
我
的
苗
疆
之
行
，
則
可
參
考
我
的
早
期
著
作
《
蠱
惑
》
。

家
祺
死
後
，
我
對
於
蠱
術
的
靈
驗
，
再
也
沒
有
絲
毫
存
疑
，
而
我
也
始
終
沒
有
忘
記
，
自
己
和
家

祺
一
樣
，
終
身
將
是
心
蠱
的
俘
虜
。
話
說
回
來
，
這
並
未
對
我
造
成
任
何
困
擾
，
因
為
我
對
自
己
用
情

的
專
一
，
始
終
充
滿
了
信
心
。
對
於
一
個
不
會
移
情
別
戀
的
人
，
心
蠱
存
在
與
否
，
其
實
毫
無
差
異
，

不
是
嗎
？

寫
到
這
裡
，
我
忍
不
住
要
再
次
感
嘆
：
人
生
的
際
遇
，
實
在
太
難
料
了
！

其
後
十
年
間
，
縱
使
我
的
人
生
閱
歷
，
增
長
了
千
百
倍
，
縱
使
我
的
足
跡
，
踏
遍
了
全
球
每
一
個

角
落
，
但
我
在
情
感
世
界
上
，
始
終
仍
是
一
片
空
白
。
或
許
，
和
女
忍
者
鈴
木
惠
子
的
愛
恨
情
仇
，
是

唯
一
的
例
外
，
可
是
每
當
夜
深
人
靜
，
我
捫
心
自
問
，
總
覺
得
我
對
惠
子
的
感
情
，
以
同
情
和
憐
惜

居
多
。或

者
也
可
以
這
樣
說
，
我
和
惠
子
之
間
確
有
愛
苗
，
但
在
發
芽
之
前
，
便
提
早
以
悲
劇
收
場
，
令

我
來
不
及
真
正
愛
上
她
。
因
此
我
曾
以
實
事
求
是
的
態
度
寫
道
：
「
我
十
分
肯
定
，
這
樣
發
展
下
去
，

要
不
了
多
久
，
我
們
就
會
成
為
一
對
戀
人
。
」

芭
珠
總
算
聽
懂
了
我
的
問
題
，
緩
緩
點
了
點
頭
，
打
開
另
一
個
竹
盒
，
將
右
手
探
了
進
去
。

我
還
來
不
及
猜
她
會
取
出
什
麼
古
怪
，
芭
珠
的
右
手
，
突
然
伸
到
了
我
面
前
，
而
我
清
清
楚
楚

看
到
，
那
隻
柔
若
無
骨
的
手
掌
中
，
其
實
空
空
如
也
。
我
正
在
納
悶
之
際
，
芭
珠
的
手
掌
緩
緩
動
了
起

來
，
連
續
做
了
十
幾
個
既
古
怪
又
美
妙
的
手
勢
，
而
且
動
作
越
來
越
快
，
令
我
看
得
眼
花
撩
亂
。

大
約
過
了
兩
三
分
鐘
，
芭
珠
總
算
停
止
了
動
作
，
幾
乎
就
在
同
一
瞬
間
，
我
感
到
一
股
濃
烈
的
辛

辣
氣
味
，
猛
然
撲
鼻
而
來
，
忍
不
住
使
勁
打
了
一
個
噴
嚏
。
等
到
那
股
氣
味
散
去
之
後
，
我
的
眼
淚
兀

自
流
個
不
停
。

我
一
面
掏
出
手
帕
，
一
面
問
道
：「
這
究
竟
是
怎
麼
回
事
？
」

芭
珠
以
十
分
生
硬
的
漢
語
答
道
：「
你
心
中
，
還
沒
有
心
愛
的
人
。
」

我
大
概
猜
到
了
七
八
分
，
隨
即
好
奇
地
追
問
：「
如
果
我
已
經
有
了
心
愛
的
人
，
是
不
是
就
會
有

不
同
的
反
應
？
」

芭
珠
點
了
點
頭
，
道
：「
你
會
從
我
手
上
，
聞
到
一
股
濃
濃
的
花
香
。
」

我
覺
得
簡
直
難
以
置
信
，
張
大
了
嘴
巴
，
久
久
說
不
出
話
來
。
說
來
慚
愧
，
當
時
我
還
浮
現
了
一

個
可
笑
的
念
頭
：
蠱
術
真
有
那
麼
神
奇
嗎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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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另
一
場
悲
劇
，
只
不
過
這
次
的
悲
劇
，
將
以
我
自
己
的
慘
死
作
為
結
局
！

我
陷
入
了
生
平
最
大
的
兩
難
，
無
奈
不
知
如
何
啟
齒
，
向
白
素
說
明
這
一
切
。
等
到
我
終
於
鼓
起

勇
氣
，
打
算
面
對
現
實
之
際
，
白
素
竟
先
一
步
離
開
香
港
，
只
留
下
一
張
字
條
：「
理
，
我
與
爹
忽
有

歐
洲
之
行
，
詳
情
歸
後
再
談
，
多
則
近
年
，
少
則
數
月
，
莫
念
。
」

我
心
中
立
時
響
起
一
個
聲
音
：
這
或
許
正
是
天
意
！

我
決
心
不
向
命
運
低
頭
，
即
使
心
蠱
無
藥
可
救
，
我
也
要
利
用
這
段
時
間
，
走
遍
天
涯
海
角
，
去

尋
找
移
心
之
法
。

然
而
，
該
來
的
總
是
會
來
。
我
在
二
十
九
歲
的
時
候
，
終
於
真
正
感
受
到
了
什
麼
叫
作
刻
骨
銘
心

的
愛
情
！
我
愛
上
了
一
個
大
我
幾
歲
的
女
子─

一
個
令
我
在
各
方
面
都
為
之
傾
倒
的
奇
女
子─

她

的
名
字
，
叫
黎
明
玫
。

無
奈
上
天
捉
弄
，
這
段
戀
情
竟
同
樣
以
悲
劇
收
場
！
事
實
上
，
我
的
第
一
本
書
《
鑽
石
花
》
，
就

是
我
親
手
將
明
玫
安
葬
於
香
港
之
後
，
在
她
的
墳
前
，
花
了
一
個
月
的
時
間
，
一
字
一
淚
寫
出
來
的
！

經
歷
了
這
段
人
生
的
大
慟
，
我
消
沉
了
好
一
陣
子
，
甚
至
刻
意
離
開
香
港
，
到
日
本
北
海
道
住
了

一
段
時
日
。
我
原
本
以
為
，
哀
莫
大
於
心
死
，
此
生
再
也
無
法
接
受
另
一
段
感
情
。

可
是
人
算
不
如
天
算
，
近
兩
年
後
，
我
生
命
中
的
真
命
天
女
，
終
於
出
現
了
！
雖
說
「
一
見
鍾

情
」
是
一
句
早
已
被
用
爛
的
成
語
，
但
用
來
描
述
衛
斯
理
和
白
素
的
邂
逅
，
卻
是
再
合
適
不
過
。
不
久

之
後
，
我
和
白
素
就
成
了
一
對
難
分
難
捨
的
戀
人
。

然
則
我
心
中
始
終
有
個
陰
影
，
因
為
我
一
直
沒
有
忘
記
，
深
藏
在
我
心
中
的
心
蠱
，
想
必
早
已
應

驗
在
明
玫
身
上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明
玫
雖
死
，
我
仍
舊
不
能
對
她
變
心
，
否
則
…
…

果
然
不
久
之
後
，
心
蠱
開
始
在
我
身
上
發
作
。
我
幾
乎
和
當
年
的
家
祺
一
模
一
樣
，
開
始
出
現
間

歇
性
的
幻
象
和
瘋
狂
，
而
且
頻
率
越
來
越
高
。
我
心
知
肚
明
，
如
果
繼
續
和
白
素
交
往
下
去
，
將
注
定


